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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四 顺生录（下） 

顺生录之六 别录六奏疏六 

辞免重任乞恩养病疏

嘉靖六年六月

臣自正德十四年江西事平之后，身罹谗构，危疑汹汹，

不保朝夕。幸遇圣上龙飞，天开日朗，鉴臣蝼蚁之忠，下

诏褒扬洗涤，出臣于覆盆之下；进官封爵，召还京师。因

乞便道归省，随蒙赐敕遣官奖劳慰谕，锡以银币，犒以羊

酒。臣感激天恩，虽粉骨碎身，云何能报。不幸遭继父丧，

未获赴阙陈谢。服满之后，又连年病卧，喘息奄奄，苟避

形迹。皇上天高地厚之恩，迄今六年于此矣，尚未能一睹

天颜，稽首阙廷之下，臣实瞻戴恋慕，昼夜热中，若身在

芒刺。迩者曾蒙谢恩之召，臣之至愿；惟不能即时就道，

顾乃病卧呻吟，徒北望感泣，神魂飞驰而已。

今年六月初六日，兵部差官赍文前到臣家，内开奏奉

钦依，以两广未靖，命臣总制军务，督同都御史姚镆等勘

处者。臣闻命惊惶，莫知攸措。伏自思惟，臣于君命之召，

当不俟驾而行，矧兹军旅，何敢言辞？顾臣病患久积，潮

热痰嗽，日甚月深，每一发咳，必至顿绝，久始渐苏。乃

者谢恩之行，轻舟安卧，尚未敢强，又况兵甲驱劳，岂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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堪任。夫委身以图报，臣之本心也。若冒病轻出，至于偾

事，死无及矣。

臣又伏思两广之役，起于土官仇杀，比之寇贼之攻劫

郡县，荼毒生灵者，势尚差缓。若处置得宜，事亦可集。

姚镆平日素称老成慎重，一时利钝前却斯亦兵家之常，要

在责成，难拘速效。御史石金据事论奏，是盖忠于陛下，

将为国家宏仁覆久远之图，所以激励镆等，使之集谋决策，

收之桑榆也。

臣本书生，不习军旅，往岁江西之役，皆偶会机宜，

幸而成事。臣之才识，自视未及姚镆，且近年以来，又已

多病。况兹用兵举事，镆等必尝深思熟虑，得其始末条贯，

中事少沮，辄以臣之庸劣参与其间，行事之际，所见或有

同异，镆等益难展布。

夫军旅之任，在号令严一，赏罚信果而已。慎择主帅，

授铖分困，当听其所为。臣以为两广今日之事，宜专责镆

等，隆其委任，重其威权，略其小过，假以岁月，而要其

成功。至于终无底绩，然后别选才能，兼于民情土俗素相

谙悉，如南京工部尚书胡世宁，刑部尚书李承勋者往代其

任。

夫朝廷用人，不贵其有过人之才，而贵其有事君之

忠，苟无事君之忠，而徒有过人之才，则其所谓才者，仅

足以济其一己之功利，全躯保妻子而已耳。如臣之迂疏多

病，徒持文墨议论，未必能济实用者，诚宜哀其不逮，容

令养疾田野。俟病痊之后，不终弃废，或可量置闲散之地，

使自得效其涓埃。则朝廷于任贤御将之体，因物曲成之仁，

道并行而不相背矣。臣不敢苟冒任使以欺国事，不胜感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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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义，恳切祈望之至！

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

六年十二月初一日

臣于病废之余，特蒙恩旨起用，授以两广军旅重寄。

臣自惟朽才病质，深惧不任驱使，以误国事，具本辞免。

过蒙圣旨“卿识敏才高，忠诚体国，今两广多事，方藉卿

威望抚定地方，用纾朕南顾之怀。姚镆已致仕了，卿宜星

夜前去，节制诸司，调度军马，抚剿贼寇，安戢兵民，勿

再迟疑推诿，以负朕望。还差官铺马里赍文前去敦趣赴任

行事，该部知道，钦此。”钦遵兵部移咨到臣，捧读感泣，

莫知攸措。

伏念世受国恩，粉骨齑骸，亦无能报。又况遭逢明圣，

温旨勤拳若是，何能复顾其他。已于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，

沿途就医，服药调理，昼夜前进。奈秋暑旱涩，舟行甚难，

至十一月二十日，始抵梧州。思恩、田州之事，尚未及会

同各官查审区处，然臣沿途涉历，访诸士夫之论，询诸行

旅之口，颇有所闻，不敢不为陛下一言其略。

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诛之罪，然所以致彼若是者，则

前此当事诸人亦宜分受其责。

盖两广军门专为诸瑶、僮及诸流贼而设，朝廷付之军

马钱粮事权，亦已不为不专且重，若使振其军威，自足以

制服诸蛮。然而因循怠弛，军政日坏，上无可任之将，下

无可用之兵，一有惊急，必须倚调土官狼兵，若猛之属者

而后行事。故此辈得以凭恃兵力，日增其桀骜。今夫父兄

之于子弟，苟役使频劳，亦且不能无倦；况于此辈夷犷之

性，岁岁调发，奔走道途，不得顾其家室，其能以无倦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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怨乎？及事之平，则又功归于上，而彼无所与。兼有不才

有司，因而需索引诱，与之为奸，其能以无怒且慢乎？既

倦且怨，又怒以慢；始而征发愆期，既而调遣不至。上嫉

下愤，日深月积，劫之以势而威益亵，笼之以诈而术愈穷；

由是谕之而益梗，抚之而益疑，遂至于有今日，加以叛逆

之罪而欲征之。

夫即其已暴之恶征之，诚亦非过，然所以致彼若是，

已非一朝一夕之故。且当反思其咎，姑务自责自励，修我

军政，布我威德，抚我人民，使内治外攘而我有余力，则

近悦远怀而彼将自服，顾不复自反而一意愤怒之！

夫所可愤者，不过岑猛父子及其党恶数人而已，其下

万余之众，固皆无罪之人也。今岑猛父子及其党恶数人既

云诛戮，已足暴扬，所遗二酋，原非有名恶目，自可宽宥

者也。又不胜二酋之愤，遂不顾万余之命，竭两省之财，

动三省之兵，使民男不得耕，女不得织，数千里内骚然涂

炭者两年于兹。然而二酋之愤，至今尚未能雪也。徒尔兵

连祸结，征发益多，财馈益殚，民困益深，无罪之民死者

十已六七。山瑶海贼乘衅摇动，穷迫必死之寇既从而煽诱

之，贫苦流亡之民又从而逃归之，其可忧危何啻十百于二

酋者之为患。其事已兆而变已形，顾犹不此之虑，而汲汲

于于二酋，则当事者之过计矣。

今当事者之于是役，其悴心憔思亦可谓勤且至矣。特

发于愤激而狃为其难，是以劳而未效。夫二酋者之沮兵拒

险，亦不过畏罪逃死，苟为自全之计；非如四方流劫之贼

攻城堡，掠乡村，虏财物，杀良民，日为百姓之患，人人

欲得而诛之者。今驱困惫之民，使裹粮荷戈，以征不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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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、素无仇怨之虏，此人心之所以不奋，而事之所以难济

也。

又今狼达土汉官兵亦不下数万，与万余畏罪逋诛之虏

相持已三月有余，而未能一决者，盖以我兵发机太早，而

四面防守太密，是乃投之无所往，而示之以必不活，益使

彼先虑预备，并心协力，坚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师。就使我

师将勇卒奋，决能取胜，亦必多杀士众，非全军之道，又

况人无战志，而徒欲合围待毙，坐收成功，此我兵之所以

虽众而势日以懈，贼虽寡而志日以合，备日密而气日以锐

者也。夫当事者之意，固无非欲计出万全，然以用兵而言，

亦已失之巧迟，所谓强弩之末，不能穿鲁缟矣。

臣愚以为且宜释此二酋者之罪，开其自新之路。而彼

犹顽梗自如，然后从而杀之，我亦可以无憾。苟可曲全，

则且姑务息兵罢饷，以休养疮痍之民，以绝觊觎之奸，以

弭不测之变。迨于区处既定，德威既洽，蛮夷悦服之后，

此二酋者遂能改恶自新，则我亦岂必固求其罪。若其尚不

知悛，执而杀之，不过一狱吏之事，何至兵甲之烦哉？

或者以为征之不克，而遽释之，则纪纲疑于不振。臣

窃以为不然。夫天子于天下之民物，如天覆地载，无不欲

爱养而生全之，宁有蕞尔小丑，乃与之争愤求胜，而谓之

振纪纲者？惟后世贪暴诸侯，强凌弱，众吞寡，则必务于

求胜而后已，斯固五霸之罪人也。昔苗顽不即工，舜使禹、

益徂征，三旬，苗民逆命，禹及班师振旅。夫以三圣人者

为之君帅，以征一顽苗，谓宜终朝而克捷。顾历三旬之久，

而复至于班师以归，自今言之，其不振甚矣；然终致有苗

之格，而万世称圣；古之所谓振纪纲者，固若是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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臣以匪才，缪膺重命，得总制四省军务，以从事于偏

隅之小丑，非不知乘此机会，可以侥幸成功，苟免于怯懦

退避。然此必多调军兵，多伤士卒，多杀无罪，多费粮饷，

又不足以振扬威武，信服诸夷，仅能取快于二酋之愤，而

忘其遗患于两省之民，但知徼功于目前，而不知投艰于日

后。此人臣喜事者之利，非国家之福，生民之庇，臣所不

忍也。

臣又闻两广主计之吏，谓自用兵以来，所费银两已不

下数十万，梧州库藏所遣，不满五万之数矣；所食粮米已

不下数十万，梧州仓廪所存，不满一万之数矣。由是言之，

尚可用兵不息，而不思所以善后之图乎？

臣又闻诸两省士民之言，皆谓流官之设，亦徒有虚名

而反受实祸。诘其所以，皆云思恩未设流官之前，土人岁

出土兵三千以听官府之调遣；既设流官之后，官府岁发民

兵数千以防土人之反覆。即此一事，利害可知。且思恩自

设流官以来，十八九年之间，反者五六起，前后征剿，曾

无休息，不知调集军兵若干，费用粮饷若干，杀伤良民若

干。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，而反为之忧劳征发。浚良

民之膏血而涂诸无用之地，此流官之无益，亦断然可睹矣。

但论者皆以为既设流官而复去之，则有更改之嫌，恐启人

言而招物议，是以宁使一方之民久罹涂炭，而不敢明为朝

廷一言，宁负朝廷而不敢犯众议。甚哉！人臣之不忠也。

苟利于国而庇于民，死且为之矣，而何人言物议之足计乎！

臣始至，地方虽未能周知备历，然形势大略亦可概

见。田州切邻交趾，其间深山绝谷，皆瑶、僮之所盘据，

动以千百。必须仍存土官，则可藉其兵力，以为中土屏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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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尽杀其人，改土为流，则边鄙之患，我自当之，自撤藩

篱，非久安之计，后必有悔。思恩、田州处置事宜，俟事

平之日，遵照敕旨，公同各官另行议奏。但臣既有所闻见，

不敢不先为陛下一言，使朝廷之上早有定处，臣等得一意

奉行，不致往复查议，失误事机，可以速安反侧，实地方

之幸，臣等之幸。臣不胜受恩感激，竭忠愿效之至。

辞巡抚兼任举能自代疏

七年正月初二日

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二日，准本院咨节该吏部题奉圣

旨：“王守仁暂令兼理巡抚两广等处地方，写敕与他，钦

此。”钦遵外，臣闻命之余，愈增惶惧。

窃念臣以迂疏多病之躯，缪承总制四省军务之命，既

已有不胜其任之忧矣。方尔昼夜驱驰，图其所以仰副朝廷

之重委者，而尚未知所措。今又加巡抚之责，岂其所能堪

乎。况两广地方，比于他处，尤繁且难：蛮夷瑶、僮之巢

穴，处处而是，攻劫抢掳之警报，日日而有；近年以来，

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，郡县之凋敝日甚，小民之困苦

益深。巡抚之任，非得才力精强者，重其事权，渐其官阶，

而久其职任，殆未可求效于岁月之间也。盖非重其事权则

不可以渐其官阶，非渐其官阶则不以久其职任，非久其职

任则凡所举动，多苟且目前之计，而不为日后久长之谋，

邀一时之虚名，而或遗百年之实祸。膏泽未洽于下，而小

民无爱戴感恋之诚；德威未敷于远，而蛮夷无信服归向之

志。此巡抚两广之任，虽才能相继，而治效之所以未究也。

切见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质性勇果，识见明达，往

岁宁藩之变，尝从臣起兵讨逆，臣备知其能。今年力未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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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之闲散，诚有可惜。若起而用之，以为巡抚，其于经略

之方，抚绥之术，必能不负所委。及照刑部左侍郎梁村，

新升南赣副都御史汪鋐，亦皆才能素著，抑且旧在两广，

备谙土俗民情，皆足以堪斯任。乞敕吏部于三人之中选择

而使之。臣之驽劣多病，俾得专意思、田之役，幸而了事，

容令照旧回还原籍调理。非独巡抚得人，地方有所倚赖，

而臣之不肖，亦苟免于覆餗之诮矣。

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

七年二月十三日

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，据广西田州府目民卢苏、陆

豹、黄笋、胡喜、邢相、卢保、罗黄、王陈、罗宽、戴庆

等连名具状，为悔罪投降，陈情乞恩事，投称：先因本府

土官岑猛与泗城州屡年互相仇杀，获罪上司，于嘉靖五年

六月内，致蒙奏请官兵征剿临境。岑猛自思原无反叛情由，

意得招抚，先自同道士钱一真及亲信家人逃躲归顺州界，

苏等俱各畏避，四散逃入山林；止有各处寄住客户千余，

躲避不及，冒犯官军，俱蒙杀剿，目民人等俱不敢抵抗官

军；惟有陆绶不曾远遁，当被擒斩；其余韦好、罗河等俱

蒙官军陆续搜山杀死。蓦于当年九月内，归顺土官岑璋书

报岑猛见在该州，前月已将道士钱一真功次假作猛解报军

门，尔可作急平定地方，来迎尔主。苏等听信，遣人即送

衣服槟榔等件。岑璋一一收受，言说岑猛不可轻易见人，

官府得知累我。续于十月内，岑猛又差人促令邀同王受招

复乡村，因见府治空虚，乘便入城休息。又遣迎岑猛、岑

璋回说，尔今地方未定，姑候来春，我当发兵三十余营送

尔主来，且替尔防宁。苏等因此逃命屯聚，以候岑猛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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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叛心。嘉靖六年正月，有人传说岑猛于天泉岩内急病身

死，尸骨被岑璋烧毁，金银尽被收获。随遣人去归顺探问，

又被岑璋杀死。苏等痛悔无由，窃思官男岑邦彦先已齐村

病故，今闻岑猛又死，无可靠，欲出投诉。切见四方军马

充斥，声言务要尽剿，又恐飞虫附火，必损其身；又蒙上

司阴使王受图杀卢苏，又使卢苏图杀王受，反覆难信，投

降无路，日切苦痛。今幸朝廷宽赦，钦命总制天星体天行

道，按临在此，神鬼信服，苏等方敢舍命求生，率领盍府

目民男子大小人等共计四万余名口尽数投降。伏乞悯念生

灵草命，赦死立功，以赎前罪。哀乞怜悯岑猛原无反叛情

罪，存其一脉，俯顺夷情，办纳粮差，实为万幸等情。

并据思恩府头目王受、卢苏、黄容、卢平、韦文明、

侣马、黄留、黄石、陆宗、覃鉴、潘成等，亦连名具状，

告同前事，投称：本府原系土官，自改立流官，开图立里，

土俗不便，奈缘小人冥顽，不谙汉法，屡次扰乱不定。受

等同辞恳乞上司仍立目甲，不意反致官府嗔怪。近又蒙官

兵征剿田州，要将受等一概诛灭，必要穷追逐捕，只得逃

遁山林。兼以八寨蛮子原以剽掠为生，乘机假受姓名，每

每攻图城邑，劫掳乡村，虚名受祸。受等即欲挺身投诉，

见得四方军马把截，兼闻阴使卢苏图杀王受，又使王受图

杀卢苏，反覆信，以此连年抱苦，控诉无由。且受等颇知

利害，岂敢自速灭亡。今幸朝廷宽恩，命总制天星按临在

此，神鬼信服，受等方敢率领所部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计

三万余名口舍命投降，伏乞详情赦死，以全草命。更望俯

顺夷情，仍复目甲，使得办纳粮差，实为万幸等因。各投

诉到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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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此照得先于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，为地方事，节奉

敕谕：“先该广西田州地方逆贼岑猛为乱，已令提督两广

等官都御史姚镆等督兵进剿。随该各官奏称岑猛父子悉已

擒斩，巢穴荡平，捷音上闻，已经降敕奖励，论功行赏。

续该各官复奏恶目卢苏倡乱复叛，王受攻陷思恩。及节据

石金所奏，前项地方卢苏、王受结为死党，互相依倚，祸

孽日深，将来不可收拾。又参称先后抚臣举措失当，姚镆

等攘夷无策，轻信寡谋，图田州已不可得，并思恩胥复失

之，要得通信查究追夺。兵部议奏，以各官先后所论事宜，

意见不同，且兵连两广调遣，事干邻境地方，必得重臣前

去总制，督同议处，方得停当。今特命尔提督两广及江西、

湖广等处地方军务，星驰前去彼处，即查前项夷情，田州

因何复叛，思恩因何失守。督同姚镆等斟酌事势，将各夷

叛乱未形者可抚则抚，反形已露者当剿即剿，一应主客官

军，从宜调遣，主副将官及三司等官，悉听节制。公同计

议应设土官、流官，何者经久利便。并先今抚镇等官，有

功有过，分别大小轻重，明白奏闻区处。事体十分重大者，

具奏定夺。朕以尔功绩久著，才望素隆，特兹简任。尔务

以体国为心，闻命就道，竭忠尽力，大展谋猷，俾夷患殄

除，地方安靖，以纾朕西南之忧。仍须深虑却顾，事出万

全，一劳永逸，以为广人久远之休。毋得循例辞避，以孤

众望，钦此。”

钦遵，随于九月内节该兵部咨为辞免重任乞恩养病

事，臣奏奉圣旨：“卿识敏才高，忠诚体国，今两广多事，

方藉卿威望抚定地方，用纾朕南顾之怀。姚镆已致仕了，

卿宜星夜前去，节制诸司，调度军马，抚剿贼寇，安戢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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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，勿再迟疑推诿，以负朕望。还差官铺马里赍文前去敦

趣赴任行事。该部知道，钦此。”钦遵，当即启行，至十

一月二十一日抵梧州莅任。

十二月内，续准兵部咨为地方大计紧急用人事，该礼

部右侍郎方献夫奏，节奉圣旨：“方献夫所奏关系地方大

计，郑润、朱麟与姚镆事同一体，姚镆已着致仕，郑润等

因贼情未宁，暂且留用。今既这等说，郑润取回，代替的

朕自简用朱麟。应否去留着兵部会议，并堪任更代的，推

举相应官两员来看。田州应否设都御史在彼住扎，还着王

守仁议处，具奉定夺，钦此。”备咨前来知会，俱经钦遵

外，本月初五日进至平南县地方，与都御史姚镆交代。二

十二等日，太监郑润，总兵官朱麟陆续各回梧州、广州等

处，听候新任。

总兵、太监交代去讫，当臣公同巡按纪功御史石金，

右布政林富，参政汪必东、邹輗，副使祝品、林大辂，佥

事汪溱、张邦信、申惠、吴天挺，参将李璋、沈希仪、张

经及旧任副总兵今闲住都指挥同知张祐，并各见在军前用

事等官，会议得思恩、田州之役，兵连祸结两省，荼毒已

逾二年，兵力尽于哨守，民脂竭于转输，官吏罢于奔走。

即今地方已如破坏之舟，漂泊于颠风巨浪中，覆溺之患，

汹汹在目，不待智者而知之矣。今若必欲穷兵雪愤，以收

前功，未论其不克，纵复克之，亦有十患。何者？

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，恻怛之仁，覆被海宇，惟

恐一物不得其所，虽一夫之狱，犹虑有所亏枉，亲临断决，

况兹数万无辜之赤子，而必欲穷搜极捕，使之噍类不遗，

伤伐天地之和，亏损好生之德，其患一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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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兵十万，日费千金，自始事以来，所费银米各已数

十余万。前岁之冬，二酋复乱，至今且余二年。未尝与贼

交一矢，接一战，而其费已若此；今若复欲进兵，以近计

之，亦须数月，省约其费，亦须银米各十余万。计今梧州

仓库所余银不满五万，米不满一万矣，兵连不息，而财匮

粮绝，其患二也。

调集之兵，远近数万，屯戍日久，人怀归思。兼之水

土不服，而前岁之疫死者一二万人，众情忧惑。自顷以来，

疾病死者不可以数，无日无之。溃散逃亡，追捕斩杀而不

能禁。其未敌而已若此，今复驱之锋镝之下，必有土崩瓦

解之势，其患三也。

用兵以来，两省之民，男不得耕，女不得织，已余二

年；衣食之道日穷，老稚转乎沟壑。今春若复进兵，又将

废一年之耕，百姓饥寒切身，群起而为盗，不逞之徒，因

而号召之，其祸殆有甚于思、田之乱者，其患四也。

论者皆以不诛二酋则无以威服土官，其殆不然。今所

赖以诛二酋者，乃皆土官之兵，而在我曾无一旅可恃之卒。

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，明示赏罚，而徒以市井狙狯之谋相

欺相诱，计穷诈见，益为彼所轻侮。每一调发旗牌之官，

十余往反，而彼犹骜然不出，反挟此以肆其贪求，纵其吞

噬。我方有赖于彼，纵之而不敢问。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

也，益狂诞而无所忌。岑猛之僭妄，亦由此等积渐成之。

是欲诛一二逃死之遗孽，而养成十数岑猛，其患五也。

两广盗贼，瑶、僮之巢穴动以数千百计，军卫有司营

堡关隘之兵，时尝召募增补，然且不敷。今复尽取而聚之

思、田之一隅，山瑶海寇，乘间窃发，遂至无可捍御。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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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窥我空虚，出掠愈频，为患愈肆。今若复闻进兵，彼知

事未易息，远近相煽蜂起，我兵势难中辍，救之不能，弃

之不可，其为惨毒可忧，尤有甚于饥寒之民，其患六也。

军旅一动，馈运之夫，骑征之马，各以千计。每夫一

名，顾直一两；马一匹，四两；马之死者则又追偿其主之

直；是皆取办于南宁诸属县。百姓连年兵疲，困苦已极，

而复重之以此，其不亡而为盗者，则亦沟中之瘠矣，其患

七也。

两省土官于岑猛之灭，已各怀唇齿之疑，其各州土目

于苏、受之讨，又皆有狐兔之憾，是以迟疑观望，莫肯效

力。所凭恃者，独湖兵耳。然前岁之疫，湖兵死者过半，

其间固多借倩而来，兵回之日，死者之家例有偿命银两，

总其所费，亦以万数。今兹复调，踣顿道途。不得顾其家

室，亦已三年，劳苦怨郁，潜逃而归者，相望于道，诛之

不能，止因一隅之小愤，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，其间伏忧

隐祸，殆难尽言，其患八也。

田州外捍交趾，内屏各郡，其间深山绝谷，又皆瑶、

僮之所盘据。若必尽诛其人，异时虽欲改土设流，亦已无

民可守。非独自撤藩篱，势有不可，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资

瑶、僮，而为边夷拓土开疆，其患九也。

既以兵克，必以兵守，岁岁调发，劳费无已。秦时胜、

广之乱，实兴于闾左之戍。且一夫制驭，变乱随生，反覆

相寻，祸将焉极，其患十也。

故为今日之举，莫善于罢兵而行抚；抚之有十善。

活数万无辜之死命，以明昭皇上好生之仁，同符虞舜

有苗之征，使远夷荒服无不感恩怀德，培国家元气以贻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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翼之谋，其善一也。息财省费，得节缩赢余以备他虞，百

姓无椎脂刻髓之苦，其善二也。久戍之兵得遂其思归之愿，

而免于疾病死亡脱锋镝之惨，无土崩瓦解之患，其善三也。

又得及时耕种，不废农作，虽在困穷之际，然皆获顾其家

室，亦各渐有回生之望，不致转徙自弃而为盗，其善四也。

罢散土官之兵，各归守其境土，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杀之

威，而无所恃赖于彼，阴消其桀骜之气，而沮慑其僭妄之

心，反侧之奸自息，其善五也。远近之兵，各归旧守，穷

边沿海，咸得修复其备御，盗贼有所惮而不敢肆，城郭乡

村免于惊扰劫掠，无虚内事外，顾此失彼之患，其善六也。

息馈运之劳，省夫马之役，贫民解于倒悬，得以稍稍苏复，

起呻吟于沟壑之中，其善七也。土民释兔死狐悲之憾，土

官无唇亡齿寒之危，湖兵遂全师早归之愿，莫不安心定志，

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，其善八也。思、田遗民得还旧土，

招集散亡，复其家室，因其土俗，仍置酋长，彼将各保其

境土而人自为守，内制瑶、僮，外防边夷，中土得以安枕

无事，其善九也，土民既皆诚心悦服，不须复以兵守，省

调发之费，岁以数千官军，免踣顿道途之苦，居民无往来

骚屑之患，商旅能通行，农安其业，近悦远来，德威覃被，

其善十也。

夫进兵行剿之患既如彼，罢兵行抚之善复如此，然而

当事之人乃犹往往利于进兵者，其间又有二幸四毁焉。下

之人幸有数级之获，以要将来之赏；上之人幸成一时之捷，

以盖日前之愆；是谓二幸。始谋请兵而终鲜成效，则有轻

举妄动之毁；顿兵竭饷而得不偿失，则有浪费财力之毁；

聚数万之众，而竟无一战之克，则有退缩畏避之毁；循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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夷之情，而拂士夫之议，则有形迹嫌疑之毁；是谓四毁。

二幸蔽于其中，而四毁惕于其外，是以宁犯十患而不顾，

弃十善而不为。夫人臣之事君也，杀其身而苟利于国，灭

其族而有裨于上，皆甘心焉；岂以侥幸之私，毁誉之末，

而足以挠乱其志者！今日之抚，利害较然，事在必行，断

无可疑者矣。于是众皆以为然。

二十六日，臣至南宁府，乃下令尽撤调集防守之兵，

数日之内，解散而归者数万有余。湖兵数千，道阻且远，

不易即归，仍使分留南宁、宾州，解甲休养，待间而发。

初，卢苏、王受等闻臣奉命前来查勘，始知朝廷亦无

必杀之意，皆有投生之念，日夜悬望，惟恐臣至之不速。

已而闻太监、总兵等官复皆相继召还，至是又见防守之兵

尽撤，其投生之念益坚，乃遣其头目黄富等十余人于正月

初七日先付军门诉苦，愿得扫境投生，惟乞宥免一死。臣

等谕以朝廷之意正恐尔等亏枉，故特遣大臣前来查勘，开

尔等更生之路，尔等果能诚心投顺，决当贷尔之死。因复

开陈朝廷威德，备写纸牌，使各持归省谕卢苏、王受等。

大意以为：

岑猛父子纵无叛逆之谋，即其凶残酷暴，慢上虐下，

自有可诛之罪。今其父子党与俱已伏其辜，尔等原非有名

恶目，本无大罪，至于部下数万之众，尤为无辜。今因尔

等阻兵负险，致令数万无辜之民破家失业，父母死亡，妻

子离散，奔逃困苦，已将两年；又上烦朝廷兴师命将，劳

扰三省之民，尔等之罪固已日深。但念尔等所以阻兵负险

者亦无他意，不过畏罪逃死，苟为自全之计，其情亦有可

悯。方今圣上推至孝之仁，以子爱黎元，惟恐一物不得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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